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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在地球上的發生究竟是一個偶然事件，還是有其必然性呢？

作為一個生物學家，雖然不能對生命的起源做實驗，以證實其到底是必然或偶然，但總對生命有一探究竟的好奇心，所以大家不時去思考這些問題，或許會使我們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生命的省思

周成功

　　我們都知道生命在地球這樣一個行星上，大概發生在35億年以前。生命在地球上的發生究竟是一個偶然事件，還是有其必然性呢？在1970年法國有位非常有名的分子生物學家寫了一本書。(他也是196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)書名是Chance and Necessity。這本書在分子生物學界立刻引起了很大的震憾，在歐美的社會裡也成為暢銷書。這本書的書名是借用希臘一位哲學家的話：Every thing existing in the universe is the fruit of the chance and necessity。宇宙間所有存在的事都是偶然與必然的結果。

　　如果我們把問題擺到生命在地球上如何的發生的話，生物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：大部份的化學家、生理學家和生物化學家比較傾向於「必然」之看法。即在一定的條件下，生命現象的發生是必然的。生物化學家為何會有這麼強的信念，認為生命的發生是一個必然現象？我們可以把這個信念推溯到50年代初期的一些實驗：在一個燒瓶裡充滿甲烷、氫氣和氮氣，此乃模仿原始時期地球初形成時的大氣組成。然後密封燒瓶再連續放電以模仿當時的閃電，經過了三天三夜之後，發現燒瓶裡累積了一些東西。做此實驗的生物學家米勒分析這些東西的成份，發現含有胺基酸。從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可以讓生物化學家有理由相信：在始地球那樣的一個環境中，至少胺基酸會生成；若胺基酸一定會生成，那胺基酸可以結合形成一些簡單的蛋白質或是胜。這些簡單的胜若具備一些催化的能力，則可以形成最簡單的生命形式了！

　　但是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大部份的生物學家通常採取一個相反的看法，他們相信生命在地球上的發生是偶然的。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看法呢？我們知道所有的生物所使用的遺傳密碼大體來說都是相同的；亦即人類和大腸桿菌使用相同的遺傳語言。這代表人類跟大腸桿菌一定來自共同的祖先，所以才會對生命現象這麼重要的一個訊息採用相同的語言。這個所謂的「共同性」可能是由於一個成功的生命形式只在地球上發生過一次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麼那一次為什麼會發生？結論必然一定是來自一個很大的Chance。生物學家除了從人類跟大腸桿菌使用共同的遺傳語言這一點，來推論生命在地球上只發生過一次外，實際上，生物學家還有一種看法：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管是從最複雜的人類到最簡單的如大腸桿菌，若仔細地研究其構造的複雜性，可以發現即使是大腸桿菌，其構造的複雜程度絕對不比波音747要簡單。如果現在存在的這麼一個簡單的生物，其複雜性都這麼高；我們可以推論，生命怎麼能由一個簡單的分子演化到複雜到像細菌這樣的一個個體，生物化學家認為在早期的地球，所有的胺基酸、核　、各式各樣的醣類、脂肪等組成生命的基本材料都已存在，但這些材料要組成像大腸桿菌一樣複雜的個體的機會是零。但是，我們不可否認大腸桿菌的確存在於我們眼前，即其存在乃是一個事實。而從其組成單元至其存在之機率是零，表示其存在是來自一個偶然。對很多科學家而言，他們不太甘心接受地球上生命的發生純然是一個偶然事件，或說在整個大宇宙之中，只由於侷促在地球上的某一個角落的一件偶發事件，才讓地球產生這麼多樣的生命。有很多科學家特別是抱持著生命的發生是有其必然性的科學家，就對所謂的「偶發」提出一些理論上的辯駁。

　　生物學家常用的一個例子是說，把組成波音747的所有零組件堆在一個極大的振盪器中，讓其振盪碰撞，則會碰撞成波音747的機率是零。但任何有常識的人應該都同意，今天生物的複雜程度是不可能從簡單的單元，一次組成今天這樣複雜的個體。為了解這個問題，有些理論生物學家就在想，目前的生命複雜程度是如何開始產生的？而其必然性又如何？基本上目前有兩個類似的想法：第一個想法就如有兩個製造手錶的兄弟：哥哥是一個零件，一個零件地組合，但在組合中卻不斷有人來電話，打擾到他，使他的工作中斷，但接完電話後他就再從頭開始。這樣的過程使他永遠無法組合好一個完整的手錶。但弟弟則不然，他是先完成一個個小的部份，在有人打電話來時，他可能已經完成了幾個小組合，最後只要時間夠長，他就有機會把錶組合起來。這樣的想法表示，生命的起源不是一開始就朝著演化成目前這麼複雜的個體而努力，或許是透過選擇的程序，自簡單而逐漸增加複雜性的方式讓生命的複雜程度慢慢地增加。

　　另外也有理論物理學家提出一些更理論性的想法：我們承認目前所在的宇宙依熱力學第二定律，亂度有愈來愈大的趨勢。而如果我們接受該定律指導了宇宙發展的方向，那當然不可能期望會有秩序的組合在宇宙的發展過程中出現。但是在宇宙的發展中往往會有一些起伏不定的變化，這些變化會創造出某些東西，而剛好讓這個系統比較有秩序。而這個系統必須具備一些特性，即要有能力自外界吸收能量，而後使系統內部保持有序狀但使系統外界的亂度增加，這樣整體來說亂度正是增加，但又同時保持了系統內部的秩序！這樣從一個亂的系統到達一個有秩序的系統，可能只是來自一個起伏不定的變化，只要這系統能保持穩定性，則這個系統就會被保持下來，然後再等待下一個變化，如此重覆這個過程使系統的複雜度慢慢增加。這如同我們在慢慢爬一個梯子，爬梯子本身是違反自然律的過程。而且我們從這階直接跳到梯頂的機率是零，但如果在中間有很多階段的話，那這過程慢慢可能完成。每個生命之形成都必須經過無數階段性的跳躍。每次跳躍都需要吸收能量而轉變成外界的亂度，以保持系統本身的穩定性，這種解釋簡單系統令演化成複雜的系統，在理論上是可行的。

　　從這樣的觀點來看，生命的起源在地球上有其必然性：建構生命之藍圖所需之組成如胺基酸、核　在早期地球上的環境是一定會產生的，而這些的東西不斷組合，再經過階段式的跳躍，使其複雜度愈來愈高，最後形成了現代生命的形式！生命演化的過程中雖有其必然性，但我們仍未完全排除「機會」所扮演之角色。我們相信當生命已發展到一相當複雜的程度時，機會就發揮了功用，讓生命的形式分歧化。而分歧的方向是無法預期的。基本上，機會扮演的角色可從兩方面來看，其一是演化過程中的原動力是機會，這個機會沒有目的，且無法預期。其二是當生命演化至恐龍時代，恐龍竟會絕種，而這絕種是無法預期的，是由環境的因素所造成，是另一種機會在主導。

　　以一個大家較熟悉的例子來說明：早期在地球上累積的胺基酸，前面已提過會形成小的胜胺鏈或小的蛋白質，而這種蛋白質經過淘汰選擇後，一些有用的蛋白質即可保存下來。合成小蛋白質的過程雖然是沒有目的，但卻是必要的。因為只有先產生各式各樣不同的蛋白質，才能找到所需要的留存下來。這與人體中免疫系統的發展情況類似。當人體為了對付各種病毒及細菌而發展出免疫系統的時候，會盡量產生各種不同的抗體。但在抗體發展出來時卻不知未來要辨認抗原是那一種，所以，抗體的種類愈多愈好。現在保守估計約有109～1012種不同的抗體，而在對抗抗原時再從這麼多的抗體中選擇適當者來用。抗體產生的過程是隨機的，但卻有其必然性，因為只有透過這種策略才有辦法去應付未知的敵人。生命的起源則與這個例子類似，當有些特殊的胜胺被保留下來，就可以再作進一步的組合，即可以慢慢地演化出較複雜的蛋白質。而若剛開始時的情形不是這樣，則以我們身體中所有的20種胺基酸，想要製造出像胰島素這麼大的蛋白質分子，要自2050種不同的組合之中選擇一個有用的組合是不可能行的。所以生命起源的早期可用逐漸增加複雜的程度來進行，所以生命的發生有其必然性。作為一個生物學家，雖然不能對生命的起源做實驗，以證實其到底是必然或偶然的，但總對生命有一探究竟的好奇心，所以大家不時去思考這些問題，或許會使我們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